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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順，重在這三「順」》 鄭木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大家快來啊，阿姆喝

樂果了。」小李家傳來了急
切的呼救聲。村鄰們匆忙趕
來，只見小李的媽媽倒在廳
堂地上，口吐白沫，臉色發
青，眼看不行了。鄉村離醫
院較遠，等救護車趕到，已

經無力回天了。
問清事由，無非是生活瑣事，炒菜鹹

了淡了，雙方爭執起來，然後話題越扯越
遠，扯到當年小李與父親吵架，父親一氣之
下突發腦溢血身亡。小李就凶母親：「不應
該把父親的死怪在我頭上，要怪只能怪你。
「李媽不由號啕大哭起來，後來趁人不注意
時就喝了農藥。

李家的不幸，令人唏噓。而類似的悲
劇，在農村仍不時上演。要避免慘劇的發
生，長輩與小輩都應盡量調整自己的態度，
學會讓步，化戾氣為祥和。不管是出于尊敬
長輩、禮貌禮節，還是涵養心性的要求，小
輩都應該先學會收斂脾氣，改變態度，以謙
和謙恭之意面對長輩，而不是怒罵、譴責長
輩。不忤逆，這是踐行孝道的基本要求。

朋友阿吉就是這種轉變的一個生動例
證。以前他對父母冷若冰霜，橫眉冷對，動
輒喝斥指責。父母見了他都得小心翼翼地賠
笑臉。後來阿吉在社會上闖蕩了幾年，吃了
不少苦頭，逐漸懂得為人處世的道理，他才
明白父母親的良苦用心。特別是有一次他得
了急性心梗，幸虧及時得到救治，化險為
夷。經歷此次大病，阿吉就像重生一樣，對
父母對家人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他說：「除死無大事，平時能夠與家人在一
起，就值得倍加珍惜和感恩」。他認為除非
是原則性問題，很多事情都不必太計較。家
人對事情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必非要爭
出個對錯輸贏來，他逐漸能做到「耳順「，
學會包容不同看法，不會因長輩一句話就
拉下臉、發火怒懟。他的改變得到家族的推

崇，誇他很孝順。孝順，這是踐行孝道的高
階要求，而孝順，應先從」耳順「做起。 

在耳順之餘，還要言順。言順，就是
要盡量顧及長輩的情緒，溫言柔語，多說一
些體貼的話語。醫學界有一句格言：好醫生
對病人「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
安慰」，對病人言語上的安撫寬慰，不啻于
一劑良藥。居家生活，更需要這種言語上的
關懷，這是撫慰老人孤寂心靈的良方，能給
予他們溫暖和快樂。言順，需要有尊敬之心
和換位思維。孔夫子強調：「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對父母
如果沒有發自內心的尊敬，那和飼養動物有
什麼區別呢？如果沒有愛敬之意，也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體貼關愛之語。同樣的，換位思
維是體現同理心同情心的關鍵。老人隨著年
齡的增長，認知能力和思維能力、表達能力
難免會退化。小輩應該有反哺之心，關注日
常起居，詢問點滴感受，感同身受地給予關
懷照顧。

當然孝順還離不開「行順」，盡自己
所能供養照顧老人。除了做好日常生活保障
外，在經濟條件許可時，還要能考慮到老人
的生活便捷需要，如對家居進行適老化改
造，給衛生間換個智能馬桶蓋，給浴室加裝
扶手和防滑墊，給老人準備防滑拖鞋等。
同時也要更多地顧及老人的情趣愛好，比
如教老人用智能手機，學會視頻通話、微信
聊天，讓他們能夠享受互聯網的福利；幫助
長輩報名參加健身、繪畫、音樂興趣班，讓
老人老有所樂；用輪椅推老人下樓轉轉，曬
曬太陽，與鄰居交流互動；載老人出遊，縱
覽大好河山。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捨得為
老人抽出時間，願意陪老人聊天、吃飯、出
行，這些都是孝順的具體體現。

從收斂脾氣不忤逆，到耳順、言順、
行順，孝道就在其中，中華傳統美德就在其
中。「孝順」，當是為人子女者的一個努力
方向。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
上映後，好評如潮，截至5
月31日，票房已破達13億。
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對
該片的不同評論。對一部影
片從藝術上各抒己見，作出
不同評論是正常的。我也認

為影片的一些情節缺乏鋪墊、阿嬤在家鄉
帶3個孩子的艱辛表現不夠等。然而，有些
人認為影片中的男主角鄭木生這種男人在
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理由是潮汕男人下南
洋，一走就是幾十年，哪個男人可以熬得
住，肯定在異鄉娶妻生子，再組家庭了，
因此質疑鄭木生在泰國沒有另娶妻室、還
是單身一人不現實，以此評判影片太理想
化，不真實。

對潮汕僑鄉的情況，我不瞭解。但
據一位潮汕網友稱，據潮汕華僑研究所統
計，清末到民國這100多年裡，潮汕地區
下南洋的華僑超過200萬人，在這200萬人
裡，在南洋重組家庭的占比不到15%，85%
以上的潮汕過番男人都沒另娶妻，這是一
種說法。另一種是廈門大學僑史專家莊國
土教授所說：「1900－1950年代，過半潮汕
華僑在南洋另娶、生子，形成公開二房家
庭。」這兩種說法儘管不同，但都說明鄭
木生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的，不僅存在，
且為數很多。

我之所以對否定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鄭木生這種人的說法心生反感，是因為我
的阿公就是這種人。我的老家在泉州沿
海，上世紀30年代，由于家鄉人多地少，
我阿公便跟著其叔父下南洋，到菲律賓謀

生，留下我阿嬤和4個孩子(我童年和阿嬤
在一起，對阿嬤的艱苦有切身感受)。阿
公先是當工人，後來做些小買賣。他省吃
儉用，始終孤身一人，保持著對奶奶的那
份情感，除了不時寄錢回家外，還積蓄了
些錢，回家鄉在祖屋東邊蓋了有十來個房
間並有小樓的護厝。1947年，阿公還為我
父親寄來了赴菲律賓的護照（當時叫「大
字」）和路費，要接他到菲律賓。其時我
父親已參加革命，阿公才作罷。直到1958
年，考慮到在外已漂泊多年，年紀已大，
且我父母親都有了工作，可以維持全家生
活，阿公才回國養老。在家鄉，我阿公並
不是個例。我還有好幾位堂伯公、堂叔公
及堂叔，他們也都到菲律賓，也都孤身一
人。其中一位堂伯公解放後回國，還擔任
鎮僑聯主席。另有兩位解放後將夫人和孩
子接到菲律賓。據我所知，我的一些同
學、朋友的阿公或父親在異國也沒另組家
庭，並將他們接去一起生活。

認為鄭木生這種男人在現實生活中不
存在的人，有的是對僑鄉的情況不熟悉，
又不作調查研究，只憑自己想像；有的則
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心，無法理解鄭木生
們的情感和品操。我不否認，確實有不少
人在異國重新娶妻組成新家，但並不代表
下南洋的所有華僑都這樣。否定現實生活
中有鄭木生這種男人，就是對一大批在南
洋艱苦拚搏，又不忘故土、不忘家人、感
情專一的老華僑的不敬。對一部電影的評
論也好，對華僑的評介也好，都應尊重歷
史。

（2026年6月2日）

黃振宇

中醫藥文化雜談之二
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

源 遠 流 長 。 我 在 《 廣 陽 雜
記》中看到這樣一則記載：
李 成 平 家 中 有 一 位 朱 姓 女
子，二十餘歲，罹患怯症，
服用過多種藥物，始終未能
痊癒。當地人有向神明求方

的習俗，求方前會先在神前擲筊，決斷此病
是否可治，得到應允後才會求方。當地人準
備了三百餘根竹籤，每根竹籤上寫一味藥，
唯有一根寫著「止」字；求方者在神前抽
籤，一直抽到「止」字簽才算成方。朱女求
得這張方劑後，服下立刻痊癒，十分神奇，
該方共八味藥：黃連、黃芩、黃柏、麻黃、
烏梅、山楂、竹葉、燈草。

古人行文惜字如金，用語表達和今天
多有不同，這段記載的大意是：李成平家中
這位朱姓女子，二十多歲尚未婚嫁，罹患怯
症，服藥多日無效。文中點明朱女是李成平
家人卻異姓，可知她是寄人籬下，古代家道
中落之人寄住在親友家中本是常事；二十多
歲未嫁在當時已是大齡，而怯症在中醫學中
是指血氣衰退、心中常惶恐不安的病症，俗
稱為虛勞病，抑鬱症、驚恐症、情志不遂引
發的思慮症都可歸入怯症的範疇。由此可
見，患者的家庭背景、年齡、處境都和疾病
的誘發密切相關。

古代缺乏先進的醫學知識，思想固化
保守，又常常缺醫少藥，人們遇到疑難病
症，往往會將身心寄托於神明，祈求獲得庇
佑。而傳統中醫藥文化本身，就包容了儒、
釋、道三家的文化內涵。

過去人們向神明求療病之方，都會先
在神前占卜決斷，確認此病是否可治。

原 文 寫 的 「 擲 笤 」 實 為 訛 誤 ， 應 為
「擲筊（zhi jiǎo）」，這是中國民間信仰
中向神明請示吉凶的占卜儀式，也叫博杯、
打筊、擲杯，流程大致為：先上香向神明稟
明自己的身份與所求之事，遵循一事一問的
原則，再雙手捧筊高舉至眉心，將筊擲落在
地，觀察落地結果判定吉凶；一般而言，大
事需要連續三次得到聖盃才算得到神明應
允。擲筊使用一對半月形的木片或竹片，平
面為陽，凸面為陰，共有三種結果：聖盃
（聖筊）為一陽一陰，代表神明應允，可以
行事；笑杯（笑筊）為兩陽，代表問題表述
不清、時機未到，可以重新詢問；陰杯（怒
筊）為兩陰，代表神明不允，不宜行事。

本文中的朱女求醫無果後求助神明，
擲筊得到可醫治的應允後，就對痊癒生出了
指望，精神有了寄托，也建立起對抗疾病的
信念與意志，這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暗示療
法，心態放寬之後，其實就已經向痊癒邁出
了一大步。

得到神明應允後，接下來便在神前抽
取治病的簽方，每根竹籤上書寫一味藥名或
是一個「止」字，整套簽共有三百多根，其

中寫有藥名的竹籤具體數量沒有記載。問藥
者每抽一根簽得一味藥，直到抽出「止」字
簽才停止，所有抽出的藥就組成一帖治療方
劑。如果第一根就抽到止字簽，問病者的心
身已經得到安慰，不藥而癒也並非不可能。
朱女抽了八味藥後，第九根才抽到止字，組
成的方劑就是前文所說的八味藥：黃連、黃
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楂、竹葉、燈
草。分析這個方劑的藥物組合，功效為燥濕
健脾、清瀉臟腑濕熱、化積散瘀、行氣利
水、清心瀉火除煩躁。朱女雖久病不愈，但
年紀尚輕、正氣旺盛，病症屬於實積瘀滯；
加上她寄人籬下，勞作多而飲食寡淡，平日
忍氣吞聲、遇事不敢聲張，又婚姻未成，
思慮沉重，情志不暢導致心氣鬱結，思慮傷
脾，自然生出怯症，這一方劑剛好對證，因
此效果顯著。直至今日，閩南地區民間仍保
留著求籤治病的習俗，觀簽書上記載的方
藥，多以藥食同源的藥物為主，且藥量不
大，簡便安全，也確實不乏求籤之後疾病痊
癒的案例。

這種求神問藥的習俗可以追溯到北宋
時期的吳本（tāo）（979年-1036年），吳
本又稱吳真人、大道公、花橋公等，生前是
北宋閩南地區的名醫，去世後被民間神化為
閩南地區的醫神，和「海神媽祖」並尊為
「海峽保護神」。

吳本最初跟隨蛇醫學藝，捕蛇採藥，
為精進醫術，他遍訪名山古剎，拜師學藝，
四處收集民間單方草藥，博采眾長，精研醫
術，懸壺濟世。景祐三年(1036年)，吳本因
上山採藥不慎墜崖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當地鄉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為他修建
「龍湫庵」，塑造神像以示紀念。此後，他
逐漸被信眾神化為能夠祛病癒疾的醫神；到
南宋時期，更從醫神進一步演變為能消災除
患的地方守護神。

明代朝廷先後四次對吳本加封，洪熙
元年(1425年)最終定封號為「昊天金闕御史
慈濟醫靈沖應護國孚惠普元祐妙道真君萬壽
無極保生大帝」，吳本也從地方俗神躍升
至「大帝」級別的神格。此外，伴隨著移
民遷徙，保生大帝信仰也被民眾渡海傳播到
外地，立廟供奉的蹤跡遍及台灣與東南亞地
區，如今已經成為海內外同胞尋根認親、聯
結情感的紐帶。保生大帝信仰的一大特色是
問藥卜簽，而保生大帝信俗先後於2005年被
列為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如今，閩南乃至廣東、台灣及東南亞
的華人聚居地，都建有大量慈濟宮、大帝宮
供奉保生大帝。

吳本生前積累的臨床驗方、秘方與民
間中草藥資料，被後人收集整理為《吳本本
草》刊行於世，他也因此被尊為閩台青草藥
文化的始祖，推動了民間草藥文化的傳承與
發展。

王焱

脆弱的沉默與無名的事物（上）
——讀黑鳥詩集《俯仰之間》

讀完黑鳥的詩集《俯仰
之間》已經一段時間了，一
直沒能提筆。有時是因為天
氣，有時是心情，更多是因
為羞愧與心力不足。讀完之
後總想寫點什麼，雖然黑鳥
贈書時並未囑我寫評，但我

在內心早已默認了這份閱讀與書寫的溝通
交流學習，感恩於豐厚的饋贈。

詩歌是隱秘的語言。對於同樣寫詩
的我們而言，從未正襟危坐地談起我們都
熱愛的詩歌。作為乒乓球友與詩歌盟友雙
重關係疊加的黑鳥，於我而言，我們先
是球友才是詩友，或者說球友的元素（時
間、頻次等）要多於甚至重於詩歌（或寫
作）。誠然，詩歌不同於乒乓球拍，直拍
或橫拍能夠一目瞭然（我們第一次約球時
才發現居然持有同一款球拍），詩歌相比
會顯得隱晦、私密，我稱其為一種隱秘的
心的語言。正如詩人在書尾創作談中提到
的「唯有詩歌最貼近內心，唯有詩歌是內
心發出的最純粹的聲音。」

一、側重於描述存在和意識的形態
（由外到內）

詩集《俯仰之間》精選了詩人15年292
首詩歌，以時間倒序的方式分做沉沙錄、
牧雲者、霧中行、叛逃記四卷。四卷詩歌
就像是詩人的一部自傳體史書，讀完彷彿
填補了那些不認識、不在場時，對他者的
「窺探」與進一步瞭解。青春的叛逆與出
逃、報社工作晝夜顛倒的暮靄沉沉、中年
的沉默與恬淡安然，「那些我們心甘情願
走的彎路，使我們陷入使我們既渴望又害
怕的更深層的脆弱」，在熟睡的鳥兒那脆
弱的沉默中，無名的事物被加深了。

當代美國女詩人簡•赫斯菲爾德在
《詩的九重門：如何進入詩歌的心靈世
界》中詳細解剖了這份脆弱，「它的美
麗、延遲和欺騙策略使我們越過了猶豫的
邊界。我們有理由害怕：一首偉大的詩，
就像一段偉大的愛情，挑戰著我們的孤
獨、我們的觀念、我們存在的基礎。當我
們走進這首詩的大門時，不禁會有戰慄。
但最終，就像愛情一樣，詩歌是去瞭解和
感受通過那些不那麼費力的道路所無法瞭
解和感受的事物。」閱讀、聆聽，詩意清
晰可見。縱然，很多尚未被命名，甚至從
未被發現。 

通讀詩集後不難發現，詩人黑鳥從不
缺少發現美的眼睛，他擅長捕捉日常生活
的瞬間，擷取思想的露珠。與「枯
籐老樹昏鴉「的鋪陳白描式寫作不
同，不是止步於某種」沉默「的呈
現，讓步給讀者去做寬而廣之的
「失控」的延展與解讀。恰恰相
反，黑鳥力求在精確與暗示、具體
與含蓄之間達到某種平衡的「所
指」。此間，是具體的、方向明確
的，卻又是可以充盈，甚至允許誤
讀的「終將抵達」。

花之意：從婉拒熱情的陽光的
黃金菊囈語開始，每一朵花都會說
話，「站牌下的黃金菊/聽見風翻過
又一頁冬日......每一片花瓣都不想

再開/你趕你的路吧」（《黃金菊》），陽
光如此厚重，豈是小小的花瓣能夠承載，
山川載不動太多悲哀，不是無情，是花有
花的命，各有各的路得走.地域環境的變幻
是向日葵始料不及的，我們看到:從曠野
採摘回來，安放在茶几上的向日葵，是以
倒退的方式走完逐漸縮小的一生，折斷、
擠壓、放入口袋中的窒息等等均可忽略不
計，移栽後的向日葵依然樂觀從容堅強，
「天花板就是天了」，以呼吸為風、把燈
當做昔日的太陽。唯有製造者、旁觀者洞
悉「這些從鄉下/長途跋涉而來的向日葵/以
為自己還活著」（《五朵向日葵》）。沒
有說出的愛和悲憫是脆弱的沉默，埋藏在
語言泥土的深處。許多未能命名的花「盛
開在危險的屋頂上」，提心吊膽地走完一
生（《危房》）。金愛爛在《作家訪談》
中指出：人類笨拙的沉默，反而更能帶來
慰藉。

如果不是熟識，僅從詩歌中對百花命
運的體認觀察，細膩生動的語言，我會誤
以為是出自女詩人之手。細讀後再品咂才
發現，低下頭面對眼前的生活，詩人能看
見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從細微處生出對
她們的欣賞與憐惜，又何嘗不是「已識乾
坤大，猶憐草木青」，看見世界，亦是看
見我們自己。

它們說：人是高等動物，直立行走、
語言表達、手腳靈活，似乎持有了所有
「先進」的硬件設備。而人之外，其他動
物呢？相比之下顯得弱小。沒有人的「萬
能」，它們流浪，為果腹爭鬥，不能說也
不能寫，自梳羽毛般冷暖自知。《午夜
遇貓》中，因職業的特殊性，詩人晝夜顛
倒，午夜時分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一隻貓，
「我輕聲喚它，盡量溫柔」，它用喵嗚
喵嗚回應我，轉身就消失在草叢中。我並
不確定這樣的夜晚，空蕩蕩的街頭，這隻
貓是不是被我這個「龐然大物」的出現驚
嚇到了。儘管我對它足夠禮貌、善意與溫
柔。當我進行身份置換後猛一回頭，居然
見到比我大十倍的貓，此時我才確定它的
確是被我 「嚇了一跳」。還有「皮鬆弛，
毛稀少，四肢顫巍巍」的《老狗》，「鎖
鏈鎖住了漫長的一生/如今它不再需要鎖
鏈」，這分明是在寫人類自己的鎖鏈，那
些不可名狀的慾望、貪戀、虛榮，在面向
衰老時方才醒悟「不再需要」，原來可以
什麼都不想要的啊。

（未完待續）


